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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末，台湾现代戏剧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融入的后现代元素使戏剧文本和舞
台演出都取得不俗的成就。赖声川作为“开拓台湾现代剧场的先行者”，他的代表性话剧《暗恋桃花源》展现
了独特的后现代特征，影响深远。它在结构上有“戏中戏”拼贴的离奇组合，在内容上有荒诞化的多元主体，
在精神实质上则有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的生命意识，这三方面的突出特征在该剧中反映了赖声川对后现
代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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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Stan Lai＇s Secret Love for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Li Zonglin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0，China)
Abstract:At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Taiwan modern drama show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ism． The integration of postmodern elements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rama texts and stage performances．
Stan Lai is called as pioneer of the Taiwan＇s modern theatre，and his representative dram Secret Love for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present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ism and has a profound effect． The drama is a kind of
“play-within-a-play”in structure，which has multiple subjects of the absurd in the content，and the cruel destiny con-
sciousness of Antonin· Arto in essence． These thre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Stan Lai＇s understanding and ap-
plication of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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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现代戏剧发展迅速，尤
其实验戏剧，拓展了戏剧新局面，无论发展途径、
题材关注、现实境况、艺术选择、舞台表演等都和
大陆话剧大相径庭，充分体现了自身独有的历史
背景和心灵样貌。“台湾的现代戏剧既然并非本
土的产物，先天上深深地烙印着西方戏剧的形貌
和早期大陆话剧甚至日本新剧的遗脉，因此无法
执行对外来影响的排斥，以致本土意识不易在现
代戏剧的珍域内伸张。”［1］
台湾现代戏剧的发展，受到西方外来戏剧的
影响是巨大的，是西潮东渐中的一个。西方流行
的象征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布莱希特的史诗
剧、贝克特等的荒诞派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
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布鲁克的“空的空
间”、威尔逊的意象戏剧等等，这些西方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戏剧特征烙印在了台湾现代戏剧的
剧本和剧场上。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戏剧
手法中的“集体即兴”“拼贴”“戏中戏”等被有机
的融合运用到台湾现代戏剧中，制造了化腐朽为
神奇的剧场效果，取得惊人的成绩，其中“表演工
作坊”的赖声川无疑是实验戏剧大家行列里的翘
楚。《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的代表作品，它于
1986 年在台湾首度亮相，就引起轰动;1991 年在
美国、香港等地巡回演出，女主角“云之凡”由著
名影星林青霞扮演，更是对该剧的轰动有推波助
澜的作用。笔者从“戏中戏”的戏剧结构、荒诞化
的人物主体形象、残酷的命运意识三方面来解析
赖声川《暗恋桃花源》一剧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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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中戏”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暗恋桃花源》是一部典型的精致艺术与大
众艺术成功结合的戏剧。“赖声川在该剧中采用
‘戏中套戏＇的表现形式，可能受到意大利戏剧家
皮兰德娄的名剧《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的
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的组合方式与内涵。”［2］《暗
恋桃花源》是一部承载了几代人欢笑与泪水的戏
剧，故事讲述的是《暗恋》和《桃花源》两个剧团因
为剧院管理者的疏忽，把他们的排练时间都安排
在了同一个晚上，于是两个不同风格的剧团发生
了一系列的矛盾纠纷，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剧团的
演出内容和主旨在某种关系上能够契合，从而衍
生出多义丰富的剧场效果和戏剧内涵。一个是现
代悲剧，一个是古装闹剧，悲喜之间，互相渗透，剧
中一个神秘疯女子煞有介事地进入打断，“寻找
刘子骥”的疑惑也笼罩在剧场上空，发挥着蒙太
奇的作用。两个剧团搬演的题材并不陌生，一个
是反映战乱离别中依然守望爱情的知识分子的内
心追寻，一个是古人笔下的桃花源胜地的另类诙
谐建构，各有深意，拼贴起来，可以窥探到创作者
在时代背景下的深思。
《暗恋桃花源》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
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上午彩排，晚上首演，可
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
舞台上的彩排还没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
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
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
体之两面”，而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
提供了描述的对象。“《暗恋桃花源》给一般人的
最初感觉像是钻进了一个迷宫，古和今、传统和现
代、旧和新，不同的时空同时展现在同一个舞台
上，感觉绕来绕去。”［3］533赖声川体会到社会的多
元性和复杂性，不是用简单的线性能叙述，也不是
用单一的价值观念能够涵盖。现实处境需要一种
反常规的演剧结构和思维来表达，而不是俗套的
戏路，这也正是“戏中戏”的批凑模式能被选中的
原因。赖声川说:“我认为这出戏这么受欢迎，很
多因素是由于完全符合了台湾经验，就是乱、干
扰，从这中间钻出一个秩序来，满足了众人潜意识
的愿望。”［4］
赖声川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找到
平衡点，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创新性的联结，使剧场
的容量增大，使戏剧挣脱传统舞台的限制，形式上
的创新，可以承载起多元化的精神内核。《暗恋
桃花源》打破了舞台和观众区的分界，精心设计
一种观众参与的观演关系，观众也成为戏剧发展
的推动者，使剧场成为一个充满魔力的场所。
剧名虽然是《暗恋桃花源》，但一直在剧场寻
找刘子骥的神秘女子，身穿现代潮流服装，思想意
识却停留在古代，她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南
阳刘子骥寻桃花源，未果，不知所踪”所衍生出的
故事，故而可以说这是个三段爱情故事的戏剧。
而神秘女子更像是现实中的人，她与剧团构成对
立关系，两个剧团是被赋予的角色，是暂时性的存
在，是因为演剧而获得生命，而神秘女子的出现，
仿佛在提醒观众这两个剧团是在演剧，而她如幽
灵般的存在，显示出某种强大的存在感和艺术生
命力。《暗恋》剧团里，江滨柳就是导演的隐喻，
他一直不满足角色的表演，为角色演出来的感觉
不对而叹息苦恼，导演完全投入到戏剧演出中，希
望戏剧真实完整地反映当时的情境;而饰演角色
的演员江滨柳和云之凡等，在被打断时规劝导演，
认为他们没有切身经历那个年代，是没法子完全
呈现出来，这是艺术与现实的差别。“该剧便是
在排戏的‘戏＇与人生的‘戏 ＇的交织中，用《暗恋》
的两岸相思的故事去思考两岸的社会政治情形，
其艺术表现既饶有兴味而充满戏剧性，又将戏中
戏‘拼贴＇得颇具现代感，赋予两个通俗故事以发
人深省的意蕴。”［5］
《桃花源》剧团里，“世外桃源”本就是文人隐
士陶渊明的美好幻想，现实中也不存在，是完全虚
构的存在，剧名也暗合老陶、春花和袁老板的名字
里“陶”“花”“袁”发音的取法，暗示着三人之间
微妙的关系。剧团的导演就是剧中的袁老板，导
演在导这场戏的同时，剧团的诙谐、怪诞的气氛与
剧中的节奏一样，甚至也出现顺子模仿袁老板和
春花剧中咳嗽的做法，让排演和剧场后台调度同
时呈现在舞台上，两种空间的存在形式构成有层
次的呼应。赖声川对演员和角色的探索更加戏剧
化，他让演员和角色们是同时暴露在舞台上，演员
可以当角色，也可以做回演员的身份，进入戏中，
又出来戏外，演员跳出来点评戏里的角色，似乎给
戏里的角色以休息和酝酿的时间，积攒着所要表
达的情绪。而在某种程度上，观众也更加关注角
色们怎样发展，注意力全放在角色的处境去，演员
们被干扰中止表演仿佛也是在剧场上代替观众来
发声，特别有段两个剧团导演的争执，《暗恋》导
24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7 卷
演指责《桃花源》剧团糟蹋了他最喜爱的桃花源，
《桃花源》导演嘲讽他们想把百合花的感觉拍出
来的过分理想主义。《暗恋》的导演对演员没能
拍出战乱离别和纯爱的感觉的苦恼，《桃花源》的
主演老陶在演戏开始前也强调自己排戏是不可以
受到打扰，两个剧的表演都带上现实中人的主观
化体验。所以，赖声川通过这种“戏中戏”的结
构，统合了台湾的政治人文生态，也反映了台北都
市的百相，甚至某种美学与哲学的追求，折射当下
的社会认知。
二、人物形象的荒诞化塑造
荒诞派戏剧在 20 世纪各种流派的戏剧当中
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荒诞派没有自己的纲领，也不
曾掀起运动，而是由一群认为现实生活荒诞并将
这种生活反映到戏剧创作中来的戏剧家形成的。
它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对白也
是语无伦次，但是人们后来逐渐发现在荒诞不经
的背后透露了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所谓“荒诞”
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 1942 年加缪写的《西西弗斯
神话》中，它表明人类的处境艰难，因此荒诞派戏
剧便将反映某种特定的生活情境的内容提高到作
品中的首要地位。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跨越年代、空间的爱情
故事，剧中人为爱苦苦追寻，最终也满了遗憾，这
样的境况凄惨、感伤，透露出宿命的无奈。《暗
恋》讲述一对在战乱的上海相遇并相恋的情人，
后来分开但都来到了台湾，却 40 年没见面，痴情
的江滨柳在病房中通过寻人启事等来了云之凡，
昔日的情人如今都白发苍苍，江滨柳动容地问到
这些年是否有想过他，重逢的场面两人距离很远，
而那条年轻时云之凡赠送给江滨柳的围巾显得很
有意味。《桃花源》讲述了老陶、袁老板、春花三
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桃花源里两位居民的生
活。人物之间诙谐逗趣的语言和夸张的肢体语言
的巧妙设计，都为着最大的主题服务，老陶最终也
没被理解，他在现实里依然是个无力、失败的人，
而回桃花源的路也寻找不到，丧失感从天而降。
神秘的女子寻找刘子骥，其状态看起来发疯、滑
稽，却蕴含着悲怆的情感，有着“等待戈多”的荒
诞化意味。
在《暗恋》里，赖声川对悲剧和荒诞大力渲
染，此剧团所表达的主题是古今男女之间美好而
易碎的爱情，当“暗恋”成为双方都知晓对方的爱
意，却依然不能厮守终生时，代表人类最美好的爱
情破碎了，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里所说的:“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
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
给人看。”［6］
在《桃花源》里，被设置承包了戏剧大部分的
笑点，角色形象很有弹性，演员似乎个个身怀绝
技，场景又因为放置在古代，营造了离奇、穿越的
气氛，主角老陶的生平经历曲折、怪诞，折射了混
乱时代下个人命运的荒唐。“由于喜剧就是荒诞
的直观，我便觉得它比悲剧更为绝望。喜剧不提
供出路。”［7］所以，在荒诞派戏剧家看来，人类想
从生活的死胡同中走出来是很困难的。
《暗恋桃花源》具有荒诞派戏剧的荒诞要素，
它的悲剧性的主题和喜剧性的效果，很好地诠释
了这点，形式上夸张、滑稽、搞笑、错乱，为的是表
达内容上的悲切、痛苦、无奈、忧郁。老陶在描述
事物时会加上多余的词语，快乐的、欢快的、愉悦
的等，用一连串相似的词语来描述同一事物，从桃
花源出来后，依然在用词造句上表现的很差，词语
的错乱背后就是人的混乱、时代的混乱。江滨柳
与云之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情，起初是甜蜜、美
好的，似乎剧场的空气里都有爱情的味道。甜蜜
过后则是极度的浪漫感伤、战乱和局势的不安，加
上各自向现实生活的无奈屈服，造成痛苦的离别
和永久的错过，这是世纪末的悲壮凄惨之歌。
“‘桃花源＇是‘暗恋＇的注脚。滨柳和之凡如果
没有因为战乱而失散，而是走在一起，那么结果将
是老陶、袁老板与春花的结局。到底存在真正永
恒的爱情吗?《暗恋桃花源》的最终答案是否定
的。”［3］535 － 536人生的残酷在于我们选择的单向性，
未知事物带来的恐惧，宗教体系的权威，人类在现
实世界中寻找爱作为解脱之道，而爱的终点没有
出路，真正拥有的是孤独和隔阂。在《暗恋》里，
江滨柳轻唱的“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
星”，看似美好，实则易逝，秋千架旁的承诺演绎
到病房的再相逢，巨大的感伤漩涡印证着时代的
变迁，人身处其中而无能无力。在《桃花源》里，
袁老板在老陶家，就对春花说起自己的抱负:“在
那遥远的地方，我已经看见了我们延绵不绝的子
孙，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他们左手拿着葡萄，右
手拿着美酒，嘴里含着凤梨”。老陶从桃花源回
来，袁老板和春花已是狼狈不堪，以前的美好愿景
都成为虚幻，他们等来的不是桃花源，而是如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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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日子。袁老板自命不凡，仍然对春花描绘着
他们未来的样子，赌博和酗酒，不愿意接受现实。
《暗恋桃花源》讲了三个美好而凄凉的爱情故事，
《暗恋》里江滨柳和云之凡有缘无分，《桃花源》老
陶和春花是婚姻失败的典型代表，神秘女子寻找
刘子骥则是爱情的萌芽，这三者是人类爱情和家
庭的浓缩表现。神秘女子疯狂、大胆，她愿意为心
目中的“刘子骥”付出一切，苦苦寻找，但她不知
道刘子骥现在怎样了，还把管理员误认为是刘子
骥，对刘子骥的印象也只有吃过酸辣面等这些事，
这注定了神秘女子寻找的失败。病房中年轻女护
士对爱情的态度，更是表明人类生活不安而迷茫
的缺失感。“由于在荒诞派戏剧中，动机的不可
理喻性以及人物行动往往具有的无法解释的神秘
性，有效地防止了认同，因而这样的戏剧就是喜
剧，尽管实际上它的主题是忧郁的、狂暴的和痛苦
的。这就是为什么荒诞派戏剧超越了戏剧和悲剧
的范畴，将笑声和恐怖结合在一起。”［8］
桃花源的意象正如《等待戈多》里的“戈多”
意象，西方在传统宗教被质疑的同时，是人类开始
感觉被孤立而去选择荒诞的主导因素，戈多的被
等待也意味着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迷失;桃花源
意象的被提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精
神家园。“人们早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被存在
的荒诞性肢解了。意志、意义、语言、理解，根本不
可能。我们发现贝克特的人物都患有一种强制性
的多语症或失语症。回忆、唠叨、不停地说话、沉
默几乎成为他的剧作中主要人物的特征，不仅没
有人能理解他们的话或愿意做他们的听者，他们
的话本身也没有意义。”［9］《暗恋桃花源》里时常
流露出语言交流障碍，行动的无意义。老陶无法
清楚地解释自己，江妈妈不了解江滨柳心里面放
不下的苦楚，老导演演戏的初衷受到反对，桃花源
的一对夫妻戳老陶的伤口，神秘女子寻找刘子骥
的怪诞，剧团管理员把排戏时间弄错，高小姐在戏
剧末尾的无端被提起等等，虽然没有贝克特的作
品里充满了人物对话的语言危机和意识危机，却
也在纷乱的闹场里揭示了人生存的状态，在等待
中寻找，而等待的那头是空虚，曾有记者问贝克特
戈多是谁，贝克特回答如果他知道是谁早就在戏
里面写了。桃花源是三段爱情的共同联系，贝克
特当时是立足于人类与宗教间关系的断裂，而此
剧的荒诞化很大原因是政治的因素，加上两岸之
间亲缘关系、个人身份的迷失。
三、仪式与神话:表现残酷理念的戏剧
《暗恋桃花源》是由赖声川总指导，通过李立
群、金士杰、丁乃竺等集体创作而成的，先有演出，
后才有据此演出而记录下来的剧本，这也是深受
阿尔托的演剧理论影响，赖声川曾在荷兰的“阿
姆斯坦工作剧团”学习“集体即兴创作”。阿尔托
反对当时被糟蹋了的戏剧，“只要戏剧被封闭于
它的语言之中并与之相适应，那么戏剧就必然与
现实决裂”［10］65，而应该把剧本奴役戏剧的幌子揭
开，“我们不上演写成的剧本，而是围绕主题，已
知的事件或作品，试图直接导演”［10］95。这种戏剧
创作方式受到赖声川的强烈认同并且去贯彻实
行。赖声川说:“其实，我们的即兴表演是在严格
的界限内，给予演员自由发展的机会，藉自由的火
花，刺激作品的成长。”［11］剧本前期就已经融入集
体的素质、思想，仪式化、狂欢化的色彩显得浓郁，
导演是戏剧创造的起点，也被称为刺激者，众人在
其领导下犹如酒神迷醉般的创作，类似于一场宗
教的祭祀仪式，人在梦幻与启示中找到身份认可
和感情交流，赖声川正也是要通过此去直达戏剧
的本质，进而揭露人生的真相。
“真正的艺术，是通过它的激奋与力量起作
用的”［10］5，阿尔托从墨西哥的古老艺术里获得灵
感，“蛇 －鸟的众多圆圈之所以和谐，正是因为它
们表现了一种沉睡力量的均衡与曲折，而形式的
强度仅仅是为了吸引和截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
在音乐中引发凄厉动人的声音”［10］5 － 6，所以可以
说阿尔托的戏剧理念是要通过仪式性的东西刺激
人们麻木的神经，打破以往辖制行动和思想的规
则，通过高强度的形式来召唤和捕获新生力量。
《暗恋桃花源》的剧场上，一个古代，一个现代，还
有神秘女子，诗歌、歌唱、呼喊、吵闹、杂耍等充斥
舞台上，古今任意穿越，空间不断切换。“戏剧不
拘一格，利用一切语言:形体、声音、话语、激情、呼
喊，恰似精神需要语言才能实现。”［10］7赖声川的
《暗恋桃花源》具有丰富的的剧场效果，是他运用
了大量戏剧的语言来充实这个空间。悲中含笑，
笑中含泪的方式让人丢掉现实中麻木的态度，感
性的知觉充分调动起来，重新开始体验生命的本
真性。
“我们想使戏剧变成一种人们可以相信的现
实，它引起心灵和感官的真正感觉，仿佛是真实的
咬噬。”［10］75所以，《暗恋桃花源》里，老年江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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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床上躺着，老伴和护士在床旁照顾他，他则陷
入到对年轻时在上海与云之凡相恋的情景中去，
这段在舞台上同时呈现当下和过往的表演，揪着
观众的心，唤起了人们内心柔软的地方。而老陶
的受委屈、处处被针对的尴尬的情境刻画更是直
达人心，引起共鸣。
《桃花源》剧团排练的第一场是“武陵三角”，
开场是老陶因武陵生存环境的恶劣脾气极度暴
躁，心理极度不平衡，他怒目圆睁，得不到安宁，酒
瓶盖打不开、饼干啃不动，正是人处于极端毁灭状
态边缘的写照。内心的强烈挣扎在周遭事物上显
现出来，老陶不满两个被扔在地上的饼干靠在一
起，其实也是隐喻老陶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出轨，
于是就将怨气发在饼上，这里，京剧中的“扫堂
腿”“拿大顶”和连续空翻等特技均有展现。春花
给老陶买了帮助生育的药回来，却陶醉于手中袁
老板送的花。老陶和春花都认为是对方的身体问
题才会不育，再度陷入争吵。此刻袁老板光明正
大过来，两人在老陶面前暧昧不断，又合谋把老陶
支去打渔。老陶打渔中误入桃花源，所见到的两
人跟袁老板和春花一模一样，只是一身白装打扮。
这两人又多次提起老陶的妻子出轨的事，使老陶
羞愧、生气又绝望，两人就挥舞捕蝴蝶的杆子，背
景沉韵的音乐响起，白衣人口里念着“放轻松”，
连续反复几次，有着宗教催眠的特效。老陶身在
桃花源，心里有个沉重的负担，所以他要回去找春
花。两个剧团在场地制约的情况下，提议各自占
舞台的一半来排演，出现了冲突，
老陶 ( 接回自己的戏) 我还能说什么?
白袍男子: ( 对陶) 没有事，最好不要回去!
江滨柳(对江太太)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 ( 说着，推江往前走)
老陶(对白袍男子)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滨柳( 对江太太) 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我留下来陪你嘛!
( 江太太不小心把轮椅推向舞台前方中央，
刚好往老陶和白袍男子中间的位子进行)
白袍男子 ( 对陶，但边瞄着轮椅上的江滨柳)
回去会惹事，不要回去!
( 轮椅已经停在老陶和白袍男子中间)
江滨柳( 对江太太，但边瞄着老陶) 你回去吧
江太太( 互看) 我……
白袍男子(语气由柔和改为凶悍)你不要回去!
江滨柳 ( 和白袍男子对上了) 回去吧!
白袍男子 不许回去!
( 白袍男子和江滨柳都不管自己的戏了，接
用自己戏中的台词对骂起来了，其他人在旁不知
如何是好。)［12］
“赖声川的话剧艺术完全打破了传统戏剧的
完整性，把整场演出变成了一个自我分裂的实验
场。一切都处于随时变化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
小的细节都可以把戏剧带到一个新的方向，赖声
川完全拆解了传统戏剧形式给观众造成的幻觉，
把一切意义都置于观众观戏的现场之中。”［13］阿
尔托认为:“任何真正的模拟像都以自己的影子
作为复制品。雕刻家在塑像时认为自己释放了某
种影子，某种其存在将扰乱他的安宁的影子，艺术
自此刻起就来临了”［10］7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这种
充满影子的空间，真正的戏剧也是要这样产生的。
在这段场景里，观众看着矛盾展开的过程，也被带
进去思考哲学思辩的问题，白袍男子的强烈劝阻
“你不要回去”，也是对观众的质问，人的意志在生
的残酷面前往往都是被动做选择，谁都逃避不了。
《暗恋》是残酷的，平淡的叙述藏着汹涌的的
情人之恋、家园之思。江滨柳和云之凡都放弃了
等待，可内心存在着个执念，执念也成为他们痛苦
的源头。老导演开场就喊道“如果你现在不好好
拍，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没有回忆了”，然而这个
回忆是苦涩的。江流和云彩注定是不能结合，名
字的蕴意也是导演对世间体察后的深情表达。爱
情与政治是文学两个不变的主题，人类的生存离
不开爱情和政治，这两者诗意，但也残酷。
《桃花源》是残酷的，它所极力去渲染的闹剧
气氛都是表面，它的本质是直击人生的恶和黑暗。
而《桃花源》中极尽表演形式的内容，新颖的演出
风格，独到的艺术感染力，其目的也是宣扬某种必
然的不可抗拒的生之意志，戏剧必须让观众意识
到经验是残酷的实质，人是不自由的，宿命与灾难
随时可能发生。残酷，显而易见，首先是一种受制
于必然的状态，是严酷的直接性。老陶从桃花源
回来原本以为会是个全新的开始，却遭遇到更尴
尬的境况，他注定是个失败者。即使世界上存在
桃花源，那也拯救不了在现实生活里麻木的人，这
里就是残酷的，舞台上不见血腥，却有一股瘟疫似
的颓丧感和肃杀感弥漫散开着;而暗恋剧组里，云
之凡再次告别了，江滨柳落寞的依靠在老伴的怀
里，导演则陷入长久的回忆中，戏剧的最后是神秘
女子在舞台中旋转，不知方向，不明所终。故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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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托说“凡是起作用的就是残酷。戏剧应该按照
这个极端的观念来更新自己。”［10］74
结 语
《暗恋桃花源》以悲喜交错的故事情节和奇
特的戏剧结构闻名遐迩，这是一部在剧场同观众
探讨“寻找”与“失去”的戏，它举重若轻地带领观
众抵达人心的深处。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戏
剧文化交融的结果，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
艺术，它的后现代特征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形式
上“戏中戏”的谋篇布局、内容上“荒诞化”的多元
表现、本质上“残酷”的生命主旨，展现戏剧丰富
多义的艺术价值，也呈现台湾 20 世纪后期的社会
现代性，引起社会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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